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婴儿对情绪信息的加工：认知发展特征及脑机制* 

莫李澄  李  奇  张丹丹 

(四川师范大学脑与心理科学研究院, 成都 610066) 

摘  要  语音韵律和面孔表情所传达的情绪性信息是人类解读他人情绪并进行人际互动的基础。探究婴儿对

这两种载体所传达情绪信息的感知、辨别及评估, 有利于加深对婴儿认知发展特征和脑机制的理解。本文系

统回顾了婴儿情绪研究, 发现颞叶和额叶皮层在婴儿情绪性语音和面孔表情加工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尽管婴

儿的情绪加工涉及大脑双侧半球, 但已初步展现出了与成人类似的右半球优势。婴儿在出生后一周内即可分

辨情绪信息, 并表现出对正性情绪的加工偏向。婴儿在 6 月龄左右对情绪的加工偏向逐渐从正性向负性转变。

12 月龄时, 婴儿的负性情绪偏向基本稳定, 且能够理解情绪性语音和面孔中的情绪涵义, 并据此指导自己的

行为。基于这些发现, 我们提出了“情绪偏向发展理论”。此外, 视−听跨感官模态信息对于婴儿对特定情绪的

辨别和理解起到积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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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理解他人的情绪有助于我们推测他人的意

图、预测他人的行为, 并指导我们自身的适应性

行为(Devereux et al., 2009)。胎儿从娩出起至生后

28 日龄为“新生儿”阶段, 从 29 日龄到 12 月龄为

“婴儿”阶段。研究发现, 在个体早期发展阶段, 学

会识别和区分他人的情绪表达是婴儿与他人建立

社会关系的基础, 同时对婴儿快速适应环境和语

言等其他能力的发展也至关重要(Levine et al., 

2016)。新生儿在出生时就为快速发展情绪感知能

力做了充分准备, 他们对于社会刺激, 特别是面

孔和声音, 表现出高度的关注。通过关注这些社

会刺激, 他们获取有利于在后期辨别和识别情绪

表达的信息。新生儿在出生的一周内对社会性、

熟悉且带有积极情绪特征的语音和面孔表现出极

高的敏感性, 随着时间的推移, 他们逐渐形成稳

定的情绪加工偏向。在听觉加工方面, 以往的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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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主要使用情绪性韵律作为材料。情绪性韵律指

的是说话人在表达和传递情感时所借助的语音中

的音高、音长、音强、重音和语调等多种声学线

索的动态变化(Brück et al., 2011)。研究表明, 新生

儿在出生后的 24 小时内就具备了区分情绪韵律

的能力, 并且对积极情绪的反应比对消极情绪的

反应更为敏感(Liu et al., 2021)。除了听觉系统, 婴

儿在视觉系统的发展中同样表现出对面孔表情的

敏感性以及对不同情绪面孔的区分和加工偏向。

例如 Farroni 等人(2007)发现, 新生儿在观看快乐

和恐惧的面孔表情时, 对快乐表情的注视时间相

较于恐惧表情更长。这表明新生儿可能在早期阶

段就对快乐和恐惧这两种情感表达进行了一定程

度的辨别, 并且表现出对积极情绪的偏好。在情

绪的跨感官模态加工方面, 至少在 7 月龄时, 婴

儿已经能够可靠地匹配和识别面孔−声音视听材

料中的情绪信息(Grossmann, 2010)。神经影像学

研究发现, 婴儿情绪加工与以杏仁核为核心的大

脑网络的静息态功能连接有关。婴儿正性情绪的

增加与杏仁核−突显网络的功能连接降低、杏仁核

−执行控制网络的连接增强有关 (Phillips et al., 

2021), 婴儿负性情绪减少与杏仁核−眶额叶皮层

的功能连接增加有关(Banihashemi et al., 2023)。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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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 1 月龄时的左侧终纹(stria terminalis, 即连接额

叶和颞顶皮层的白质纤维束)与其当前恐惧水平

和发展后期的恐惧水平改变有关(Planalp et al., 

2023)。这些研究说明, 人类从刚出生开始, 就具

有了类似于成人的情绪加工脑网络, 婴儿可以对

环境中的各种情绪信息做出反应。 

鉴于语音韵律和面孔表情信息在婴儿情绪发

展中的重要作用, 本文将分别阐述情绪性信息在

听觉语音系统和视觉面孔加工中发展的认知神经

研究, 揭示婴儿语音和面孔情绪性信息加工的认

知发展特征和脑机制, 并对今后该领域的研究进

行建设性展望。 

2  婴儿对情绪性面孔的加工 

情绪面孔的辨别与区分是人类非语言交际的

重要渠道。面孔所传递的情绪信息充当着婴儿进

行社会交流的中介, 通过面孔表情的细微变化的

辨识与区分, 婴儿能够识别照顾者的情绪状态和

行为。这对于婴儿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不仅有

助于其与父母进行信息交流, 同时也有助于改善

其对生存环境等多方面的适应 (Bayet et al., 

2021)。对成人的研究发现, 对面孔情绪的区分通

常在“面孔情绪加工”网络中进行, 包括颞上沟、杏

仁核和眶额叶皮层(Leppänen & Nelson, 2009)。婴

儿似乎与成人共享类似的功能网络 , Rotem- 

Kohavi 等人(2017)采用脑电图技术探讨了 8~10 个

月大的婴儿和成人情绪面孔加工的大脑功能组

织。该研究对脑功能连接进行图论分析, 比较了

消极和积极动态面孔表情(快乐和悲伤)感知背后

的全局和局部大脑网络组织。结果发现, 动态情

绪面孔表情的加工涉及婴儿和成人多个大脑区

域。在全局水平上, 婴儿的大脑网络密度较成人

更高, 这表明与情绪感知相关的整体大脑组织在

婴儿时期尚未充分成熟。相反, 在局部水平上, 婴

儿和成人的额叶和顶叶节点的功能特征是相似的, 

这提示婴儿时期已建立情绪感知的脑区特异性。

此外, 枕叶、顶叶和颞叶节点似乎对大脑网络内

的信息流影响最大。总体而言, 这些结果表明, 尽

管婴儿对快乐和悲伤情绪感知的全局大脑组织仍

在发展中, 但局部的基本功能大脑网络在婴儿时

期早已形成。 

婴儿在出生后的第一年里, 识别人脸和解读

面孔表情的能力快速发展。在出生后不久, 新生

儿就能够辨别有限的面孔表情。Field 等人(1982)

考察了出生后平均 36 小时的新生儿对面孔表情

的辨别和模仿。结果发现新生儿不仅可以区分快

乐、悲伤和惊讶的面孔表情, 还可以通过眉毛、

眼睛和嘴巴等面部运动来模仿这些表情。Farroni

等人(2007)考察了 2 日龄的新生儿的面孔表情辨

别能力。结果发现, 新生儿无法区分中性和恐惧

的面孔表情, 但是可以区分快乐和恐惧的面孔表

情。此外, 2 日龄的新生儿对动态的面孔表情也具

有辨别能力。研究发现新生儿在习惯了快乐和厌

恶的动态面孔表情后, 能够成功地将两者进行区

分(Addabbo et al., 2018)。Bayet 等人(2017)的一项

横向研究发现, 从 3.5 月龄的婴儿到所有年龄组(6

月龄和 12 月龄), 他们在混合了噪音的背景下都

更容易发现恐惧面孔(与快乐面孔相比)。Safar 和

Moulson (2020)的研究进一步发现, 3 月龄婴儿在视

觉配对比较(visual paired-comparison, VPC)任务中

对恐惧面孔给予了更多的注视(与快乐面孔相比)。

5 月龄婴儿能够区分快乐和中性的面孔 (Bornstein 

et al., 2011), 对动态恐惧面孔投入了比非恐惧面孔

(快乐和中性面孔)更强的持续性注意, 对恐惧面孔

的颞叶区域活动更强(Heck et al., 2016)。此时, 枕

区已表现出对面孔加工的敏感性, 并在面孔情绪

加工上表现出右半球优势(DiLorenzo et al., 2019), 

但面孔表情加工的大脑网络似乎还没有完全发育

(Nakato et al., 2009)。6 月龄婴儿能够可靠地区分

不同强度的快乐和愤怒的面孔表情(Striano et al., 

2002)。6.5~7.5 月龄的婴儿已具有分类知觉, 他们

在面对快乐和恐惧面孔表情连续集时, 能够区别

面孔类别间的情绪表达, 但不能区分类别内的情

绪。另外, 婴儿能够对快乐和恐惧面孔表情进行

区分, 并且在习惯了恐惧面孔表情后, 表现出对

快乐面孔的注视时间长于恐惧面孔(Cong et al., 

2019)。此前 Kotsoni 等人(2001)的研究也发现婴

儿在习惯了快乐面孔表情后, 表现出对情绪面孔

表情的分类知觉。7 月龄婴儿可以辨别愤怒和恐

惧的面孔表情, 相比于恐惧面孔表情, 愤怒的面

孔表情引发了更大的 N290振幅和更小的 P400振

幅(Andrea et al., 2008), 这两个成分被认为是成人

面孔敏感成分 N170 在发展过程中的前体形式(de 

Haan et al., 2003)。另外, 7 月龄婴儿对动态的面孔

表情非常敏感。Quadrelli 等人(2019)探讨了 7 月

龄婴儿对动态和静态面孔表情加工的区别, 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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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婴儿在观看静态面孔表情时, 脑电中央区负

成分(negative central component, Nc)无法区分面

孔情绪。而当面孔表情动态呈现时, 快乐和愤怒

表情比中性面孔在右侧中央区诱发了更大的 Nc

振幅。这一发现强调了动态面孔表情对婴儿情绪

识别的促进作用。8~10 月龄婴儿逐渐发展出对面

孔表情的理解能力, 系列研究使用期望违背范式, 

通过考察婴儿能否将面孔表情与对应事件进行匹

配来探索婴儿对面孔表情的理解能力。Hepach 和

Westermann (2013)的研究发现, 10 月龄和 14 月龄

的婴儿在拍毛绒玩具时, 希望表情给予者表达快

乐而不是愤怒。随后, Skerry 等人(2014)的研究发

现, 8~10 月龄的婴儿在完成一个目标后, 希望对

方表达快乐而不是悲伤。这说明 8 月龄以后的婴

儿能够将积极的面孔表情与积极的事件相匹配 , 

提示他们理解了积极面孔表情的情绪含义。然而, 

婴儿将负面情绪与负面事件相匹配的能力出现的

更晚一些。Reschke 等人(2017)探讨了婴儿对他人

对积极和消极事件的一致和不一致情绪反应的敏

感性。研究者让 12 月龄的婴儿观看了三种不同的

人际关系事件(给玩具, 打破玩具, 争夺玩具), 然

后呈现与前一个事件结果一致或不一致的情绪表

达 (快乐 , 悲伤 , 愤怒 ), 观察婴儿注视每种情绪

反应的持续时间。结果发现, 在给予条件下, 婴

儿对愤怒表情的注视时间长于快乐表情; 在争夺

条件下, 婴儿对快乐表情的注视时间长于愤怒和

悲伤表情, 这表明婴儿表现出对给予和争斗事件

的不一致情绪反应的敏感性, 同时也为婴儿理解

面孔表情的意义提供了证据。更重要的是, 该研

究是迄今为止婴儿对负性事件情感敏感性的最

早证据。 

综上所述, 婴儿对不同面孔表情的感知和区

分能力在新生儿时期就展现出一定水平, 并在出

生后的一年里得到稳定发展。通过对已有文献的

综述, 我们初步发现, 在出生后短短 36 小时, 新

生儿已经具备了辨别和模仿面孔表情的能力, 显

示了新生儿对来自周围环境的面孔表情的敏感性

和互动能力。2 日龄的婴儿基本能够区分快乐、

悲伤、惊讶和恐惧等不同的面孔表情。随着时间

的推移, 3~4月龄的婴儿能够较为可靠地区分不同

的面孔表情。到了 5 月龄, 婴儿开始对不同类型、

表现形式的表情进行辨别, 能够较为可靠地辨别

不同动态面孔表情。6 月龄后, 婴儿表现出对情绪

面孔表情的分类知觉。到 7 月龄, 婴儿对动态的

面孔表情非常敏感。8 月龄及以上的婴儿开始表

现出对情绪性面孔表情的理解, 对正性情绪的面

孔表情的理解要早于负性情绪。尽管此时婴儿情

绪面孔感知的全局脑网络尚未完全成熟, 但局部

特异性脑网络已经形成, 几乎与成人相当。 

3  婴儿对情绪性语音的加工 

相对于其他感知觉, 听觉在人类早期情绪加

工中承担着更为重要的角色(Caron et al., 1988), 

这是因为婴儿的视觉功能还极其不成熟(例如出

生后的前半年几乎没有颜色知觉)。 

研究发现, 婴儿在出生后早期就可以对情绪

性语音进行辨别和区分。Cheng 等人(2012)最先使

用脑观测技术考察了婴儿对情绪性语音的加工 , 

结果发现, 婴儿在出生后 1~5 天就可以辨别情绪

性语音, 并且在恐惧韵律条件下(相比于中性和快

乐韵律)右侧额区诱发了波幅更大的脑电失匹配

反应成分(mismatch response, MMR; 成人失匹配

负波 MMN 的早期形态), 这一发现提示婴儿对情

绪加工可能具有大脑右侧化优势。Zhang 等人

(2014)的研究也发现出生后 0~6 天的婴儿可以区

分恐惧韵律和愤怒韵律。随后, Zhang 等人(2019)

的研究进一步发现, 当刚出生 0~4 天的新生儿在

听到表达快乐、恐惧和愤怒的情绪性语音韵律时, 

相对于中性韵律, 他们的右侧颞叶得到了更多更

显著的激活。另外, 右侧顶叶区域对恐惧韵律更

敏感, 相对于快乐和中性韵律, 这一发现强调了

右半球在新生儿情绪韵律感知中的重要性。上述

研究证明新生儿不仅能够对不同种类的情绪性语

音进行一定的区分, 并对情绪性语音韵律加工表

现出大脑右半球优势。研究发现 2 月龄的婴儿对

快乐语音(相对于中性语音)引起了左侧颞−顶皮

层的更多激活, 左侧颞上回对快乐语音更敏感(与

愤怒相比), 表明左侧脑区在 2 月龄婴儿加工积极

情绪中起着重要作用(Shekhar et al., 2019)。4 月龄

时, 当婴儿听到情绪性语音(与非情绪性语音相比)

时右侧颞叶被显著激活(Minagawa et al., 2011)。到

了 5 月龄时, Grossmann 等人(2005)发现婴儿左侧

颞叶皮层表现出对不同情绪性声音的反应, 反应

强度从快乐、愤怒到中性依次减弱。6 月龄时 , 

Graham 等人(2013)发现, 婴儿收听快乐情绪语音

时左侧背外侧前额叶激活增加(与中性语音相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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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龄时, Grossmann 等人(2005)发现婴儿的右侧

颞叶皮层对愤怒韵律敏感。相对于快乐与中性韵

律, 婴儿在听愤怒的语音时大脑颞叶的脑电负成

分(Nc)波幅更大, 表明此阶段的婴儿对负性情绪

分配的注意资源更多。同样, Blasi 等人(2011)也发

现 7 月龄的婴儿在听到情绪性声音时右半球颞叶

皮层声音敏感区域的激活增加, 对悲伤的声音更

敏感(相对于快乐和中性声音)。此外, 也有研究并

未观察到语音韵律加工的大脑偏侧化现象。例如, 

Zhao 等人(2019)的研究发现, 6 月龄婴儿的双侧颞

叶皮层对情绪性语音的反应增强。具体而言, 愤

怒韵律(相比于中性韵律)在左侧前颞上皮层引发

更强烈的反应, 而快乐韵律语音(相对于愤怒韵律)

则导致右侧颞上皮层的激活增强。这一发现表明

婴儿对情绪性语音的加工涉及大脑双侧半球。 

综上所述, 婴儿在新生儿时期就能对不同情

绪性语音进行一定的感知和区分, 这一能力随着

年龄的增加逐渐发展得更为成熟。通过对已有文

献的综述 , 我们初步发现 , 在出生后的一周内 , 

婴儿对情绪性语音表现出相当的敏感, 基本可以

辨别情绪性语音, 这有利于提高他们与他人互动

的机会。2 月龄的婴儿能够区分快乐语音和中性

语音, 并对快乐语音更敏感。5 月龄时, 婴儿能够

区分快乐、愤怒和中性语音, 并对快乐语音更敏

感。7 月龄时, 婴儿能够区分快乐、悲伤、愤怒和

中性语音, 此时对愤怒和悲伤的语音更敏感。总

的来说, 婴儿情绪性语音加工的核心脑区为颞叶

皮层, 涉及大脑双侧半球, 但大脑右半球似乎更

具优势。然而, 现有研究对婴儿情绪性语音加工

的大脑偏侧化结果尚不能形成一致的结论。 

4  婴儿对情绪信息的跨通道加工 

婴儿对情绪信息的跨通道加工是指婴儿在感

知和处理情绪信息时, 同时利用多个感觉通道(例

如视觉和听觉)的能力。这一过程对于婴儿的情绪

发展和社会互动至关重要。研究表明, 婴儿大脑

中正在发育的回路基本上是多感官的(Hyde et al., 

2011)。3.5 月龄的婴儿能够成功地将情绪性语音

(快乐或悲伤)与适当的静态面孔图像匹配, 但这

种能力仅限于熟悉的人 (母亲 )的面孔和声音

(Montague et al., 2001)。Vaillant-Molina 等人(2013)

让 3.5 月龄和 5 月龄的婴儿收听且观看其他婴儿

表达积极和消极的动态面孔表情和声音, 结果发

现只有 5 月龄的婴儿能够匹配与声音情感一致的

面孔表情。Walker-Andrews 等人(1997)让 2~7 月

龄的婴儿观看情绪面孔, 同时听与情绪匹配或不

匹配的语音, 发现 2 月龄的婴儿还不能将情绪性

声音和面孔表情进行匹配; 4 月龄婴儿只能在表达

高兴情绪的面孔和声音同时出现时对其进行匹配; 

而 7 月龄婴儿则可以在不同情绪条件下道实现视

听双通道信息匹配, 说明随着年龄的增长, 婴儿

对情绪性信息跨通道加工的能力得到发展。同时, 

Bahrick 和 Lickliter (2004)还发现, 当以双感官模

态体验情绪事件时, 5 月龄婴儿还可以察觉到该事

件的节奏和韵律变化。Palama 等人(2018)探讨了 6

月龄婴儿是否具有将非感官模态的信息(即独立

于感官模态的信息)从情绪语音传递到情绪面孔

的能力。研究人员向 24 名婴儿展示了连续的情感

刺激序列[声音或面孔表情从一种感官模态(听觉)

转移到另一种感官模态(视觉)], 构成跨感官模态

转移。每个序列都有一个情绪(生气或高兴)或中性

的声音, 然后同时呈现两个静态的情绪面孔(生气

或高兴 , 与情绪声音一致或不一致)。结果发现 , 

在听了中性或愤怒的声音后, 婴儿注视快乐或愤

怒面孔的时间没有明显差异。然而, 在听到快乐

的声音后, 婴儿对与情绪声音不一致的愤怒面孔

(尤其是嘴巴区域)的注视时间更长, 这表明对于 6

月龄婴儿来说, 跨感官模态转移(从听觉到视觉)

只有在听到快乐的声音后才有可能发生。该研究

证明 6 月龄婴儿能够跨通道(感官模态)识别情绪。

Soken 等人(1992)发现 7 月龄婴儿在视听情绪信息

一致情况下表现出更大的晚期负成分, 代表对情

绪一致信息的获取, 即他们此时能够捕捉到面孔

与语音中共同的情绪信息, 并且对情绪面孔表情

的一致性和语音的情绪语调变得敏感。后来

Grossmann 等人(2006)观察到 7 月龄婴儿在面孔和

语音情绪信息不一致的情况下记录到了更大的脑

电早期负成分(Nc), 表示他们对不一致信息的更

多注意分配。Hepach 和 Westermann (2013)的研究

发现, 10 月龄婴儿在观看带有积极或消极情绪的

演员表演时, 还不能对情绪与行为一致条件下的

场景做出选择性反应, 而 14 月龄婴儿能够将情绪

信息与社会互动场景进行匹配, 提示 10 月龄婴儿

可能还不能很好地理解社会互动中情绪的含义 , 

随着月龄的增加该能力逐渐得到发展, 到 14 月龄

时显示出了这一能力。 



2104 心 理 科 学 进 展 第 32 卷 

 

 

综上所述, 婴儿展现出了跨通道加工情绪信

息的能力, 表现为可以将跨通道的情绪信息进行

匹配, 并且能够将情绪信息进行跨感官模态的转

移。这些能力随着年龄的增长逐渐趋于完善。基

于已有研究, 我们初步观察到婴儿在 3.5 月龄时

已能够对熟悉的人(母亲)的情绪性声音和静态面

孔进行匹配; 在 5 月龄时, 婴儿能够将情绪性声

音与其一致的面孔表情进行匹配, 并能够利用视

−听双感官模态信息感知情绪性信息的变化。在 6

月龄时, 婴儿能够跨感官模态识别情绪, 具备了

将独立于感官模态的情绪信息从听觉(语音)传递

到视觉(面孔)的能力。到 7 月龄时婴儿能够稳定捕

捉到视听刺激中的共同情绪性信息。在 10 月龄后, 

婴儿能够根据情绪韵律的变化调整对面孔信息的

注意, 并逐步加深对情绪的理解, 从而在社会互

动场景中通过跨通道识别并理解情绪。 

5  婴儿对情绪信息的加工偏向 

通过回顾不同月龄婴儿对情绪信息的加工的

研究, 我们发现婴儿对情绪具有加工偏向, 并且

这种偏向在不同的年龄阶段表现不同。早期研究

发现快乐韵律比消极韵律更能引起新生儿的注意, 

引发更多的睁眼反应 (Mastropieri & Turkewitz, 

1999)。2 日龄的新生儿对快乐面孔的注视时间要

长于恐惧面孔, 这表明新生儿对积极面孔表情的

偏好。0~4 日龄的新生儿对正性韵律的脑响应比

负性韵律更强(Zhang et al., 2019)。1~5 日龄的新

生儿对恐惧韵律更敏感, 在听到恐惧韵律时(相比

于中性和快乐韵律 ), 脑响应更强 (Cheng et al., 

2012)。2 月龄时, 婴儿对积极情绪的敏感性增强, 

对快乐语音(相比于中性和愤怒韵律)的脑响应更

强(Shekhar et al., 2019)。3 月龄左右的婴儿对恐惧

面孔(相比于快乐面孔)更敏感(Bayet et al., 2017; 

Safar & Moulson, 2020)。4 月龄婴儿对快乐面孔的

注视时间长于愤怒面孔(LaBarbera et al., 1976), 

而且只能在表达快乐情绪的面孔和声音同时出现

时将两者进行匹配(Walker-Andrews et al., 1997), 

提示婴儿在利用视觉或跨通道加工情绪时, 对积

极情绪的偏好。5 月龄时, 婴儿对快乐语音韵律

(相比于愤怒韵律)的脑响应更强  (Grossmann et 

al., 2005), 而对恐惧面孔更敏感 (Heck et al., 

2016)。6 月龄的婴儿能够跨感官模态识别快乐情

绪而不是中性或愤怒情绪(Palama et al., 2018), 提

示婴儿在跨通道加工情绪时 , 对积极情绪更敏

感。7 月龄时, 婴儿对愤怒(Grossmann, 2010)和悲

伤(Blasi et al., 2011)的语音韵律更敏感, 并对愤

怒韵律具有更强的脑响应(Grossmann et al., 2005), 

同时对恐惧面孔(相比于快乐面孔)的注视时间更

长 , 恐惧面孔条件诱发更强的脑响应 (Hoehl & 

Striano, 2010; Peltola et al., 2009)。其他大量研究

也一致发现, 7 月龄婴儿更偏向恐惧而不是快乐的

面孔表情(Geangu et al., 2016; Krol et al., 2015; 

LoBue et al., 2010; Miguel et al., 2019; Safar & 

Moulson, 2017), 这些研究表明, 婴儿在 7 月龄时

情绪加工的负性偏向已比较稳定。 

综上所述, 现有研究对婴儿情绪加工的偏向

性结果尚不能形成一致的结论。情绪偏向性在婴

儿发展的不同阶段表现不同。婴儿的情绪加工在

前 6 个月以正性偏向为主, 但在 6 个月后则逐渐

发展为稳定的负性偏向。据此, 我们提出“情绪偏

向发展理论”：人类的情绪加工偏向会在半岁左右

发生转变, 6 月龄及以下的婴儿表现为正性偏向, 

6~7 月龄婴儿以及之后的发展阶段则表现为越来

越稳定的负性偏向。从认知发展阶段来看, 婴儿

的大脑优先加工与发展阶段相关的刺激, 对于 6

月龄及以下的婴儿来说, 对积极情绪的更积极反

应可能会有助于与父母建立积极联系, 进而获得

更多的关爱, 因此, 这一阶段婴儿更偏好正性情

绪。6 月龄以上的婴儿逐渐发展出爬走跑跳等运

动能力, 开始主动探索世界, 这时他们需要对威

胁性信息更敏感来保护自己免受伤害, 因此, 这

一阶段婴儿更偏好负性情绪。目前, 学者们对于 6

月龄以上婴儿对情绪加工具有负性偏向已基本达

成共识, 6 月龄以下婴儿对情绪加工的正性偏向, 

由于研究证据比较少, 未来需要更多的研究进一

步探讨。 

6  总结与展望 

综上所述 , 婴儿的情绪加工主要依赖于语

音、面孔表情以及两者之间的跨通道加工。在婴

儿情绪性语音加工中, 颞叶皮层为核心脑区; 而

在情绪性面孔加工中, 颞叶和额叶皮层为核心脑

区。婴儿的情绪加工虽然涉及大脑双侧半球, 但

大脑右半球似乎更具优势。婴儿在出生后几天内

已能对情绪性语音和面孔进行初步的辨别和区分, 

并表现出情绪偏向性。这种情绪偏向性在婴儿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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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的不同阶段呈现出差异。婴儿对情绪加工在前

6个月以正性偏向为主, 然而在 6个月后则逐渐发

展为负性偏向, 这一加工偏向的变化可能与婴儿

对环境的适应和经验积累有关。相比于语音和面

孔的情绪加工, 婴儿对情绪的跨通道加工能力则

显示出较晚的发展。总的来说, 随着年龄的增长, 

婴儿对情绪的加工逐渐趋于完善, 涵盖了从情绪

的辨别和区分, 到对情绪变化的捕捉, 再到对情

绪的理解和应用的多个层面。目前, 关于婴儿时

期对视觉、听觉以及跨通道情绪性信息加工的研

究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展并奠定了相对充实的基

础。然而, 仍有以下几个问题有待解决： 

第一, 对于婴儿在出生后第一年内情绪加工

偏向性的发展变化, 目前尚缺乏足够的证据。目

前的研究多采取某一年龄段婴儿进行年龄分裂研

究 , 或者只选取特定年龄段婴儿进行横向比较 , 

缺少对婴儿情绪加工发展的纵向研究。为了回答

这一问题 , 未来的研究可以采用纵向追踪设计 , 

对婴儿从早期到幼儿期的情绪加工进行系统性研

究, 以构建完整的发展时间线, 深入揭示婴儿情

绪发展特征及其偏向性的转变。在追踪的过程 , 

建议定期在多个时间点收集婴儿情绪加工数据 , 

以更准确地捕捉其发展轨迹。另外, 不仅要关注

特定年龄的变化, 还要深入了解不同发展时期的

动态变化, 以提供对婴儿情绪加工在时间上的变

化和连续性的更全面认识。 

第二, 在大多数研究中所使用的情绪标签(愤

怒、恐惧、快乐)大多由成年参与者确定的, 需要

注意的是, 这并不代表婴儿对这些标签所反映的

情绪有同样的理解(Zhang et al., 2017)。婴儿对某

一情绪材料的敏感性也并不一定就意味着他们能

够从概念上理解这些情绪 (Leppänen & Nelson, 

2009), 对某一情绪韵律和面孔的增强反应可能反

映了情绪声音中存在的低水平差异的加工和面孔

本身的物理特征变化 , 而并非情绪加工本身

(Belin & Grosbras 2010)。未来研究可以尽可能从

婴儿自身的角度出发来验证情绪信息。虽然婴儿

无法提供直接的语言反馈, 但可以通过观察其行

为、面孔表情和生理反应等方式来推测其情绪体

验, 以确保情绪标签的准确性和适应性。此外, 未

来研究可以在实验设计中, 通过精心控制情绪声

音和面孔的物理特征变化, 以排除这些变化对婴

儿反应的潜在干扰。这有助于确保观察到的增强

反应更可能是情绪加工的结果, 而不是由声音中

存在的低水平差异和面孔本身的物理特征变化造

成的。最后, 未来研究还可以通过多模态整合多

种感官信息, 如声音、面孔和生理指标(心率、呼

吸及大脑响应等), 以更全面地了解婴儿对情绪的

反应。这有助于区分特定情感材料引起的生理和

行为反应是否反映了概念上的理解。 

第三 , 目前关于情绪类别的研究相对有限 , 

主要集中在快乐、恐惧、愤怒、厌恶等生理性情

绪上。现有研究的发现是否可以推广到其他更复

杂的情绪类别上去仍然是一个待解的问题。未来

研究可以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 适当引入复杂的

社会性情绪, 例如愧疚、焦虑、羞愧等作为刺激

材料, 延续已经成熟的实验范式来探究婴儿对更

复杂的社会性情绪的加工, 这将有助于进一步丰

富和扩展婴儿情绪加工的理论。此外, 社交表现

是衡量儿童心理发展的重要指标 (彭小凡等 , 

2020), 深入研究婴儿对社会性情绪的加工, 有助

于为他们在成长过程中发展出更佳的社交能力提

供有价值的参考。 

第四, 由于实验材料或范式的差异常常导致

出现不一致甚至相互矛盾的实验结果, 例如在情

绪性面孔研究中使用静态或动态面孔可能会得到

相反的实验结果。未来研究可以在同一实验中使

用多种材料和范式对同一组被试进行比较研究 , 

以确保研究结果的可靠性和稳定性。此外, 还可

以结合多种研究方法, 如行为观察、神经影像和

生理测量 , 以全面了解婴儿情绪加工的多个方

面。这种综合研究方法不仅有助于提供可靠的研

究结果, 还有利于建立更全面的情绪加工发展模

型, 为揭示其认知发展和脑机制提供更具说服力

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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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otional information processing in infants: Cognitive development  
and neural mechanisms 

MO Licheng, LI Qi, ZHANG Dandan 
(Institute of Brain and Psychological Sciences, Sichuan Normal University, Chengdu 610066, China) 

Abstract: The emotional information conveyed through phonological prosody and facial expressions forms 

the foundation for human interpretation of others' emotions and facilitates interpersonal interactions. 

Investigating how infants perceive, discriminate, and evaluate emotions embedded in these two modalities 

deepens our understanding of infants’ cognitive development and neural mechanisms. This paper 

comprehensively reviews emotion processing in infants, revealing that the temporal and frontal cortex play 

crucial roles in processing emotional speech and facial expressions. Although emotional processing involves 

both brain hemispheres, infants initially show a right-hemisphere advantage similar to adults. Within the 

first week after birth, infants can distinguish emotional information and exhibit a processing bias toward 

positive emotions. The bias gradually shifts to favor negative emotions around six months of age. By twelve 

months, infants' negative emotional biases stabilize, and they can understand and respond to emotional cues 

from speech and facial expressions. Based on these findings, we propose the “Developmental Theory of 

Emotional Bias.” Importantly, cross-modal visual-auditory information significantly enhances infants' 

ability to discern and understand specific emotions. 

Keywords: infant, emotion processing, speech prosody, facial expression 

 


